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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巴山地远古巫文化特色探微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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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　要：巫文化是宗教的前身，巫巴山地远古的巫文化，是我国巫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。巫巴山
地远古的巫文化具有四个显著特色，即以 “巫”名地，以 “巫”立国，“巫”源深厚，“巫”风遍传。
在上述方面，它们明显地不同于我国其它地区的巫文化。文章即围绕该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。由此，
文章认为，巫巴山地的远古巫文化是中国古代最具典型意义的巫文化，且在世界巫文化中具有重要的
地位。
邓晓，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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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文化

　　在陕西、重庆和湖北三省交界处，四川盆地

和长江中游平原间，有着连绵数百里的山地，其

中以巫山和大巴山为主要山脉，人们约定俗成地

将之称为巫巴山地。巫巴山地的远古巫文化，在

我国的巫文化发展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。它以其

发源早、流传广、影响大而越来越引起学界的重

视。然而，目前学界对巫巴山地远古巫文化特色

的认识还远未深入，于是便有了以下探讨。

一、以 “巫”名地的文化特色

在我国，巫文化源远流长，其表现形式也丰

富多彩，但以 “巫”命名的地望却屈指可数。其

中，又以巫巴山地独占鳌头，该现象值得关注。

笔者注意到，在全国除巫巴山地外，仅几处

地名被冠以 “巫”字且有据可循。其一，山东长

清县城西南２２公里孝里铺南的孝堂山，据载此

山在春秋战国时曾名为 “巫山”， 《左传》中有

“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”① 的记载，此山亦名龟

山，自汉代在山上建享堂 （相传为汉代孝子郭巨

的墓祠，谓之孝子堂），遂将此山称为孝堂山，

而巫山之名遂不闻。其二，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

县县城２公里白沙河畔的瑶台山，其别名为 “巫

咸山”。据称夏桀王曾在此修建琼宫瑶台，又谓

此山为商代父子名相巫咸、巫贤隐居之所，但对

“巫咸山”之称谓有人认为产生较晚。此外，

２０００年时人们还在常熟虞山西北岭发现了据称

是宋代的 “巫相岗”崖刻。上述地名，就其可考

性和延续性上看，均不甚清晰。

然而，仅在巫巴山地我们就能找到好几处以

“巫”为名的地望与水名，它们多肇始远古，不

但有源可溯，且不少沿袭至今：

首先是巫山。巫山山脉位于渝鄂交界区，自

巫山县城东大宁河起，至巴东县官渡口止，绵延

４０余公里，北与大巴山相连，主峰乌云顶海拔

２４００米。据 “《战国策》：苏秦说楚威王曰：西

有黔中巫郡。盖郡据巫山之险，因以山名”②。

一段所述，“巫山”之名的得来更在巫郡之前。

其次是巫峡。巫峡为巫山山脉中一段绵长峡

谷，自巫山县城东大宁河起，至巴东县官渡口

止，全长４６公里。巫峡绮丽幽深，两岸群峰绵

延起伏。 “巫峡之名，盖因山以名峡也。”③该释

意引用了北魏郦道元 《水经注》、宋范成大 《吴

船录》等书。

再次是巫郡。如前所述，因巫山而得名。巫

郡历史悠久，并在诸多史籍中提及。如 《史记》

中即有 “蜀守若伐楚，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

郡”④之说。该郡方位，据 《括地志辑校》： “巫

郡在夔州东百里”⑤ （今重庆巫山县东）。究其沿



革，战国时为楚国巫郡；秦昭襄王三十年 （前

２７７）改置巫县；隋开皇三年 （５８３）改巫山县。

光绪 《巫山县志》载：“巫山历唐虞三代悉以巫

称，迨入战国以来，为郡、为县，代有变更。然

昔隶于楚，今统于蜀，巫之名终不易焉。”⑥１９４９
年成立四川省巫山县人民政府；１９９７年划归重

庆直辖市，仍称巫山县。

再次是巫溪。其含义有水名、县名之分：作

为水名，在北魏 《水经注》中早有 “江水之东，

巫溪水注之”⑦的记载，可见其得名甚早。又据

嘉庆 《一统志》“巫溪自大宁县北界发源，东南

流至巫山县，东入大江。今曰大宁河，一曰昌

江”⑧。作为县名，则源于民国三年 （１９１４），巫

溪县此前叫大宁县 （明置），考其改名原因，实

为避免与山西大宁县 （后周置）同名，又 “查该

县有巫溪水，拟定名巫溪县”⑨，但于境内建县

之始则可上推至建安十年 （２１０），时刘备始设

“北井县”，而北井县名亦与巫溪相关，“水南有

盐井，井在县北，故县名北井，建平一郡之所资

也。”⑩

上述现象耐人寻味。县城 “巫郡”、 “北井”

之谓，诚缘起于巫山与巫溪，而在此自然地名的

背后，却又隐藏着更深层次的人文初衷。据地名

学原理， “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。

通名用来确定类型，专名用来区别同类地方中的

不同个体。”瑏瑡 例如，在秦岭与巫山；清江与巫

溪，巴县与巫郡的称谓中，岭与山、江与溪、县

与郡当为通名，它们分别代表相类似的载体。而

它们的前缀则分别突出其个性，为专名。音、

形、义、位为起地名的四个要素，其参照亦不外

传承古称音韵、描写自然景观、记叙人文历史、

确定地理方位，而在这里以 “巫”为专名的山、

水命名中，其记叙人文历史的内涵十分突出。

巫巴山地的以 “巫”名地，凸显了其巫文化

的特色。它至少传递了两个重要信息：一是其命

名时间久远，专家认为：“从甲骨文记载的地名

看，殷商时的地名表达形式已相当完整”，在先

秦时期 “中国地名的专名完成了由单名向双名、

多名的过渡”瑏瑢。从巫山、巫溪均为单名看，其

成名年代可能更早。二是其命名之时当地 “巫”

风甚浓，否则不会以 “巫”为 “专名”称山水。

光绪 《巫山县志》曰：巫山 “一名巫咸山，晋郭

璞巫咸山赋，尧时巫咸没，葬于是。山因以巫

名。”瑏瑣该传说应是有来由的。因此，巫巴山地的

“巫”在我国以 “巫”字命名的地望中独占鳌头，

应非偶然现象。

在我国以 “巫”名山、名水、名地，且溯源

有据、沿袭至今的唯巫巴山地，此为其特色之

一。

二、以 “巫”立国的文化特色

以 “巫”立国是巫巴山地巫文化的鲜明特

色，它见载于 《山海经》等我国最古老的书籍

中。从其中，我们目睹了远古巫咸国的盛况。

据 《山海经》载： “有巫山者，西有黄鸟。

帝药，八斋。黄鸟于巫山，司此玄蛇。”瑏瑤 “有灵

山，巫咸、巫即、巫盼、巫彭、巫姑、巫真、巫

礼、巫抵、巫谢、巫罗十巫，从此升降，百药爰

在。”瑏瑥袁柯认为灵山、云雨山亦即巫山，对此杨

绪泽在 “巫溪及古巫咸、巫臷国名考”瑏瑦一文中

也引经据典作了考证，此不赘述。又 “开明东有

巫彭、巫抵、巫阳、巫履、巫凡、巫相，夹窫窳

之尸，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。窫窳者，蛇身人

面，贰负臣所杀也”瑏瑧。丁山称：“十巫之中，惟

巫彭见于世本，巫阳见于楚辞招魂，巫咸见于尚

书与离骚。”瑏瑨 由此可见，十巫之说并非 《山海

经》独家杜撰。

《山海经》的成书年代当在战国时期，书中

多章谈到了巫巴山地。上述史料中，亦有两个值

得关注的信息：一，巫巴山地居住着众多以

“巫”立国的族群，“从此升降”表明他们活动频

繁；二，这些族群掌有医疗之道， “百药爰在”

则为其立国之本，这在最初甚至重于握有盐泉，

因为 “操不死之药”起死回生最能显示巫师通神

的本领。显然正是他们频繁的活动与影响，赋予

了这里山水以留传至今的名称。

“巫”在古籍中指从事祈祷、卜筮、星占，

并兼用药物为人求福、却灾、治病的人。巫巴山

地的巫师群体，理应是我国巫师群体中产生时间

最早的， “祝也。女能事无形，以舞降神者也。

象人兩袖舞形。与工同意。古者巫咸初作巫。”瑏瑩

此观点亦为古人所认同：“其梁巫祠天、地、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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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、天水、房中、堂上之属；晋巫祠五帝、东

君、云中君、巫社、巫祠、族人炊之属；秦巫祠

杜主、巫保、族累之属；荆巫祠而堂下、巫先、

司命、施糜之属；九天巫祠九天。”唐初颜师古

注曰： “堂下，在堂之下，巫先，巫之最先者

也。”瑐瑠 “初作巫”的巫咸在巫巴山地有着崇高的

地位，并由此造成楚人重巫之传统。由巫咸的

“巫先”地位被各国所认可的事实，证明了巫巴

山地为巫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并非空穴来风。

“巫咸国在女丑北，右手操青蛇，左手操赤

蛇。在登葆山，群巫所从上下也。”瑐瑡作为巫山群

巫之首的巫咸，以 “巫”立国，“群巫所从上下”

足见其威风。王玉德认为 “巫师的双手持蛇，右

青左赤，象征着灵性”瑐瑢。该灵性与声势使巫咸

声名远播，于是也就有了黄帝求其相助的记载：

“《归藏》曰：昔黄帝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，将

战，筮於巫咸。”瑐瑣

古籍中通常所载之巫师，其最高职责是辅君

执政。“司巫掌群巫之政令：若国大旱，则帅巫

而舞雩；国有大灾，则帅巫而造巫恒；祭祀，则

共匰主，及道布，及蒩馆。”瑐瑤当君王遇到难题时

亦常 “谋及乃心，谋及卿士，谋及庶人，谋及卜

筮”瑐瑥。但从 《山海经》所述看，巫巴山地的巫

师却是自立为王的一群祀神者，他们从属于巫咸

且各有自己的领地，而非帝王麾下的神官。其领

袖巫咸拥有高超的通神技巧，并以之扬名天下，

以致黄帝有求于他 “筮于巫咸”，而非令巫咸筮。

从 “初作巫”到黄帝 “筮于巫咸”，足见巫咸不

但是最早的，也是威望颇高、在巫巴山地权倾一

时的统治者。

巫咸以 “巫”立国的现象，在中国可能是独

一无二的。其统治方式当为神权合一、巫术至

上。对巫咸的立国之本，学界亦多有探讨，概言

之，主要有三个方面：一则，为其通天地、达鬼

神的神巫地位，该方面的权重越往古越大；二

是，他采 “百药”济苍生的本领，这与前者互为

表里；三是，其据盐泉以贩盐至 “百谷所聚”使

国家得以壮大。据载，巫咸率群巫上下的宝源山
“大宁诸山此独雄峻，上有牡丹、芍药、兰蕙。

山半有石穴出泉如瀑，即咸泉也”瑐瑦。由此，又

有学者将 “巫咸”与 “巫盐”通解瑐瑧。是得天独

厚的自然环境，奠定了巫咸国盛极一时的根基。

该三方面彼此间的重要性，依时间的延续而前消

后涨。

在我国古老的典籍中，以 “巫”立国记载较

详、且影响颇大的巫文化，非巫巴山地莫属。此

为其特色之二。

三、“巫”源深厚的文化特色

巫文化在巫巴山地的早产绝非偶然，它是当

地环境及其中先民生存之道的集合。通过考古发

掘，我们得以窥探该地区厚重的巫文化积淀。

巫巴山地地貌复杂、气候温湿、植被繁盛、

水产资源丰富。山地间长江、汉水、清江及大宁

河、任河、堵河等穿行其中，既有高山急流，也

有宽谷缓流和土质肥沃的冲积台地。这里自古便

是人类文明的摇篮，其多变的地貌、丰盛的物产

是产生该地区巫文化的自然前提。

分布在巫巴山地的远古人类文化遗存十分丰

富，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就有建始人、巫山人、长

阳人多处。其重要意义正如专家所指出：“在库

区内发现如此多的更新世古文化遗址，使三峡库

区由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地区一跃而成为富积

地区，扩大了古人类在中华大地的分布区域。”瑐瑨

它们的存在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，乃至

巫文化的出现埋下了伏线。巫巴山地属于新石器

时代的遗址则不胜枚举，其中，三峡东段有 “城

背溪文化”，“大溪文化”，“屈家岭文化”，“石家

河文化”；在三峡西段则有 “玉溪遗址与玉溪坪

遗址”，“哨棚嘴文化”等等。我们在 “重庆库区

含新石器时代遗存遗址一览表”瑐瑩上了解到，仅

重庆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就多达３６处。

在新石器文化遗址中，巫术现象随处可见。正是

由于巫巴山地的人类遗址分布广且积淀厚重，为

巫文化在巫巴山地的早产和早熟奠定了基础。也

使 《山海经》等古籍有了可资记载的传说。

远古巫文化展示了原始思维，当巫巴山地的

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后，我们找到了不少巫文化

存在的证据。距今６４００－５３００年的巫山县 “大

溪文化”，上承 “城背溪文化”下启 “屈家岭文

化”，是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人类

遗址，这里近２００座母系氏族时期的墓葬向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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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现了远古巫文化的端倪：一是，在先后四期墓

葬中，呈现出从 “直肢葬”进而 “跪屈葬”，再

到 “蹲屈葬”，再到 “直肢葬”的演变过程瑑瑠；

二是，墓群中的骸骨大多数伴有随葬品，“鱼放

置的位置比较特殊，有的放在死者身上，有的将

两条大鱼置于死者两臂之下，还有的将鱼尾置于

死者口中。”瑑瑡日用陶器的底多被有意识穿洞；三

是，发现了数十座器物坑，其中出土一件或多件

陶罐 （釜）、石器，同时还有为数众多的动物坑，

葬有牛、狗、乌龟等，其中尤以鱼骨坑为最，并

往往伴有器物。

丧葬及葬式演变的本身，意味着当时人们灵

魂观念的产生及演变，大溪人正是以葬式的演

变，诠释他们对生与死、对死后世界的认识。而

随葬器物、乃至以鱼陪葬，则表明了在他们心中

的现实和未来世界里，人与物的神秘关系。而为

数众多埋藏器物、动物的坑穴，出现在人们维持

生活尚且不易的年代，若不是为了祭祀神灵，谁

会如此地奢侈呢？对此行为的具体目的，我们虽

然不便轻易断定，但其行为本身的巫术性质则是

明白无疑的。

巫术是由巫师实施的。在巫巴山地我们还找

到了巫师的疑似原形：一是，秭归柳林溪遗址东

一区Ｔ１２１６⑥出土的 “祈祷人物坐像”，它比大

溪文化更早，属于城背溪文化 （距今８５００－

７０００年）。二是，在大溪文化遗址６４号墓出土

的一件褐色、高６厘米、呈椭圆形的 “双面人物

玉佩”。三是，上世纪末在秭归东门头遗址出土

的一块长１０５厘米、宽２０厘米、厚１２厘米，刻

于褐灰砂岩石上被学者命名为 “太阳人”的石

刻，“太阳人图像腰部两旁分别刻画了星辰，头

上方刻画了２３条光芒的太阳。”瑑瑢其中，“祈祷人

物坐像”头戴双冠帽，双手面上，瞠目张口，似

祈祷状，其面部表情又与 “双面人物玉佩”十分

相似瑑瑣；而 “太阳人”石刻则力图揭示人与宇宙

的关系。他们直观地为我们展示了当时巫师的形

象及行为方式，学界对它们的解读虽然不多，但

均认定与崇拜祭仪密切相关。对此，笔者另有专

文探讨。

千变万化的大自然在笃信 “万物有灵”的原

始先民眼中，是神奇且需要崇拜的；而他们对种

类繁多的自然资源的认识与摄取，亦是在对自然

神力的祈求与感恩中进行的。事实上，原始人对

待猎物的思维，甚至比今人还复杂，除了填饱肚

腹的动机外，他们还得考虑不要因此而得罪神

灵；同样，原始人对来世所做的一切，也是以真

心相信为前提的。而引导人们相信神灵并认可这

些做法的，正是他们中的智者———巫师。领导人

民认识自然、与自然沟通，进而以自己的方式

（在想象中）征服自然是他们的职责。巫巴山地

的巫文化就这样经由巫师的努力而弘扬起来。

在我国新石器时期的考古发现中，若论巫根

深厚、巫风浓郁，巫巴山地令人瞩目。此为其特

色之三。

四、“巫”风遍传的文化特色

巫巴山地是长江中下游平原与上游山地、四

川盆地的节点，是古代巴、蜀、楚文化融合、交

流的枢轴。民族的迁徙与融合，乃至战争的进

行，使远古巫文化由此散发开去，对周边的文明

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楚人 “信巫鬼，重淫祀”瑑瑤，不只是国王、

贵族，百姓亦如此。大自王位继承、出兵征战，

小至出行、决疑，莫不求神问卜。楚怀王 “隆祭

祀，事鬼神，欲以获福助却秦师，而兵挫地削，

身辱国危”瑑瑥。这是对公元前３１２年楚秦交战的

真实写照。在以奇异瑰丽著称的楚辞中，亦不乏

“信鬼而好祀”的占卜场面描述，“索琼茅以筳篿

兮，命灵氛为余占之。”瑑瑦除 《离骚》外，类似句

子我们在屈原的 《九歌》与 《卜居》等作品中均

可见到。而宋玉的 《高塘》、《神女》赋，凭借着

巫山神女的传说展现着时人崇巫的梦想。

楚国大巫师观射父，曾这样诠释自己的职

业：“民之精爽不携贰者，而又能齐肃衷正，其

智能上下比义，其圣能光远宣朗，其明能光照

之，其聪能听彻之。如是则神明降之，在男曰

觋，在女曰巫。”瑑瑧聪慧、精明及较高的修养被当

作为巫之本，在楚国王公贵族子弟，亦多任占

尹、卜尹之官。越是在资讯甚少、民智未开的古

代，巫师的职能尤其被看重。巫师地位的崇高、

巫师一职代代相袭的结果，便是巫风浸淫于楚文

化的方方面面，在民风民俗，在楚辞楚乐，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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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丝织和雕刻等工艺美术中处处可见它的影子。

再看巴人白虎部的传说。“《世本》曰：廪君

名务相，姓巴，与樊氏、晖氏、相氏、郑氏，凡

五姓俱出，皆争神，以土为船，雕文画之而浮水

中，其船浮，因立为君。他船不能浮。独廪君船

浮，因立为君。”瑑瑨此处所谓 “神”者，便是代言

天地、统领诸姓的巫师。在廪君开拓疆域遭遇
“盐水女神”部落时，“盐神夜从廪君宿，旦辄去

为飞虫，诸神皆从其飞，蔽日昼昏”瑑瑩，她欲以

巫术羁留廪君。在湖北长阳的香炉石巴人遗址

中，人们发现了距今３０００－４０００年的卜骨，它

们用牛骨或鱼骨做成，其中最大的长４２厘米。

考古发掘印证了史书所载巴人尚巫的不谬。

世居巫巴山地的土家族，被认为是巴人的后

裔瑒瑠。在其习俗中，至今还保留着古代巴人的巫

文化因素。史载：“廪君死，魂魄世为白虎。巴

氏以饮人血，遂以人祠焉。”瑒瑡而 “土家族土语呼

虎为 ‘利’，呼公虎为 ‘利巴’。按照土家语

‘巴’为父亲之意， ‘利巴’就是虎父之意”瑒瑢。

他们自称是廪君后裔，并因廪君名务相，“后世

以 ‘相’讹 ‘向’，尊廪君为 ‘向王天子’，立向

王庙 ‘尸而祝之’。”瑒瑣史载武王伐纣时，“巴师勇

锐，歌舞以凌殷人”瑒瑤，该舞旨在借神力以鼓士

气、镇慑对手，土家人的 “大摆手”便传承了巴

人武舞的雄风。在土家人的传统舞蹈中更有被称

为 “活化石”的茅古斯，舞者将人类的生存所需
（粮食—披在身上的谷草）与生殖繁衍 （谷草编

成的男根）相结合，以舞蹈的方式再现了原始人

类巫术追求的两大主题 （物质生产与自身繁衍）。

从巴人的崇虎、好武舞，到土家人祀廪君，重祭

祀舞风的传统中，我们感受到巫巴山地从古至今

一脉相承、浓浓的巫文化气息。

《水经注》曾述及古蜀开明王朝与巫巴山地

的关系。“来敏 《本蜀论》曰：荆人鄨令死，其

尸随水上，荆人求之不得。鄨令至汶山下，复生

起，见望帝。……望帝立以为相。时巫山峡而蜀

水不流，帝使鄨令凿巫峡通水，蜀得陆处。望帝

自以德不若，遂以国禅，号曰开明。”瑒瑥在述及鄨

令 （亦称鳖灵）身世时，“荆人鳖灵死，尸化西

上，后为蜀帝”瑒瑦，有着 “死而复生”浓重的巫

术意味。同时，“开明”之称谓亦耐人寻味，有

学者曾以 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所述之开明兽
“其神状虎而九尾，人面而虎爪。”瑒瑧引证鳖灵与

巴人图腾 “白虎”相关。开明王朝与崇虎的巴人

似乎有着某种内在联系。

鄨灵即 “丛帝”，他治水、安邦的功绩，连

同他奇迹般的身世为蜀人所认可。该传说不仅仅

给古蜀王国增添了神秘的色彩，鳖灵还被蜀人视

为历史人物。在四川省郫县境内至今尚存古庙
“望丛祠”，祠内有望、丛二帝两座毗邻的墓冢。

据祠内现存之陈皋撰 “杜宇鳖灵二坟记”石刻

载，宋仁宗皇祐四年 （１０５２），县官郭逸公应乡

贤一致要求，有感于二帝伟业，“议其贤则杜宇

居多，载其烈则鳖灵为大”，主持重修二坟，并

派高僧管理。在 “郫南一里二冢对峙若丘山”瑒瑨。

既为重修，说明早已有之；既然重修为众人所

求，足见二帝在当地的影响之大。自此至今，祠

内香火不断。巫巴山地的巫文化与古蜀的宗教祭

祀不无关联。

在我国巫文化传承中，影响最广，且持续久

长的，莫过于巫巴山地。此为其特色之四。

综上所述，巫巴山地是我国巫文化的重要发

祥地。出自这里的巫文化以其发源早、记载详、

流传广、影响大而独具特色。它不仅在我国的巫

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，在世界巫文化中

也独树一帜。是巫巴山地特有的自然环境，使该

古老文化具有了明显的、有别于中原地区的 “探

玄理，出世界，齐物我，平阶级，轻私爱，厌繁

文，明自然，顺本性”瑒瑩的南学精神。它是古人

智慧的结晶，蕴含了先民朴素的世界观与探索精

神，并因而拥有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积极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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